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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款款来
◎钟芳

天伦之乐。苗青 摄

新龙
◎杨全富

酷热的夏天慢慢退去，凉爽的秋天款款
走来。站在季节的门槛上，我们嗟叹着时光
匆匆，岁月无常，不禁喃喃自问：秋真的来了
吗？其实对于秋，我一直有一种隐隐的期盼：
酷暑时节骄阳似火，屋外晒得滚烫，屋内烤
得像蒸笼，夏天的张扬跋扈让我们有点举步
维艰，然而只要想想秋天到来时湛蓝高远的
天空，秋高气爽的样子，心里就会涌出丝丝
的清凉。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的确如此，只要一进入秋季，暑气就踪影全
无，此时的蓝天淡泊安宁、白云飘逸悠扬、阳
光和煦恬静、风儿清冽柔爽、雨儿稠密晶莹，
空气清新宜人，带给人们一个舒适愉悦的节
气，正如古人所说：“天凉好个秋！”一层凉意
一层秋，从早晨开始，就有了些许寒意似的。
我早已习惯了晨练。清晨换上跑鞋，走出户
外，空气中飘浮着浅浅淡淡的烟雾，雾水触

在脸上，也浸润着心里，感觉是那么的舒畅。
沿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慢步跑起来，阵

阵凉意迎面拂来，被昨晚秋雨冲洗过的天地
多了几分明净，多了几分豁达；同时也多了
几分寂寥，多了几分萧瑟。就仿佛在一夜之
间，一阵风一阵雨，秋天的步履就如约而至
了。我试图去寻找晨曦的第一缕霞光，可是，
骄酷似火的阳光不见了，东方的天际只有几
抹淡淡的晕红色，笼罩着远远近近的景物，
为它们披上一层金黄色，均匀而又明媚。

这时，一片树叶随着秋风如梦如幻地落
下来，在空中打着旋儿轻舞飞扬，似有不舍、
似有留恋地飘落在我的脚下。我小心地捡起
一片细细地端详着它，叶片脉络清晰，虽然
没有了春天时的娇嫩，也没有了夏日时的强
健，可那种金黄而又透底清凉的质地昭示着
秋的成熟和迷人。不错，落叶是秋意的大手
笔，在秋风的洗礼下，叶片在展示了它最后

的绚丽之后，落叶归根，化为尘土，尽情地渲
染着一个季节的精彩，这个过程从容而悲
壮。冥冥中，我心中滋生出些许生活的哲理
和人生感悟：任何生命没有永远的翠绿和青
春，一如人的韶华容颜，也终将随着岁月的
风尘老去；人生也会在那五彩斑斓、云淡风
轻的秋季里成熟，在知天命中褪去铅华，呈
现本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我眼
中，秋天不是落日黄昏，不是枯藤老树，而是
金色的醇香与丰收的喜悦。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在一年四季之
中，我是最爱秋天的。春天尽管生机盎然，但
却掺杂着几许喧响；夏天虽然热烈奔放，但
却充斥着一些浮躁；至于冬天，虽然会有漫
天飞舞的雪花，但总体而论也太单调枯燥了
些。而秋天的美是充实的，饱满的，满目绚烂
的，你看那枝头累累的果实，既昭示着生命
的成熟与深沉，又赋予智慧与豁达的人生态

度，怎不令人迷醉呢？
悠闲地漫步在在铺满红叶的田野上，放

眼望去，满眼皆景。那金的稻穗、红的枫叶、白
的棉花、紫的葡萄；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
花，还有那秋虫的呢喃、硕果的醇香、溶溶的
月色。深蓝色的夜幕中高挂着一轮明月，用银
色的光辉抚摸着大地、抚摸着乡村田野，农家
小院的墙缝间、树底下、草丛中，各种秋虫儿
都叫了起来，开始了真情的演唱：“唧唧”、“嘟
嘟”、“吱吱”、“嗤嗤”……它们唱唱停停，停停
唱唱，想让此起彼伏的乡音秋韵乘着习习的
晚风漫过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的一
切，无不如诗、如画、如梦、如歌，让人心澄目
明，心旷神怡，更让人心驰神往……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实在挡不住这秋的诱惑，只好张开双臂扑入
她的怀抱，接受她深情地拥抱，我深深地陶
醉在这个秋意款款曼妙而来的时节。

一道秋日的阳光越过雅砻江南岸的山
巅。在高原上，它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与生
俱来就拥有的直行路线，如山脚下奔流不息
的雅砻江水，顺着蜿蜒的山势倾泻而下，将
丰满而温柔的光毫不吝啬地洒在蜿蜒逶迤
的雅砻江上。及至后来，慢慢的铺满了整条
大峡谷。

清晨，迎着已有几分寒意的微风，我站
在则热寺下一座凸起的山包上，眼前，一条
峡谷曲曲折折的静卧在那里，沐浴在这温暖
柔美的天光之中。突然间内心深处升起一股
暖流，那一份对这条峡谷的喜爱之情，就像
山脚下河面上轻扬的雾气，在微风的吹拂下
聚散依依。

按藏传佛教的说法，这条通过新龙的雅
砻江大峡谷是去往“地之肚脐”的通道。据佛
经记载，在这个雪山环抱的卡拉巴王宫中的
赞普及朱古拥有超自然力的最高智慧，通过
至今没有能行走完的名为“地之肚脐”的神秘
通道与整个世界进行沟通和联系，从而牢牢
地控制着世界，让世界始终处于均衡状态。这
条峡谷两边的山为沙鲁里山，自北向南贯穿
全境，为中生代三叠系地层，在地质学上十分
著名，是地质构造中的遗迹及奇迹。

说到奇迹，这并不专指地貌的险峻及多
样的变化，更多是指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气
候条件，以及在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衍生出生
物的多样性和完整的生态结构。全年平均气
温7.4℃，1月平均气温－3.5℃，7月平均气
温15.1℃。年降水量603.5毫米，年均日照
2160.8小时，无霜期115天。垂直气候变化
显著，属典型的青藏高原亚湿润气候区。因
此，使这个地域成为一个冬季温暖，夏季凉
爽，宜居、宜人的天然居所。

在这里，因为有着独特的地势和宜人的
气候，因此赋予了这片土地以最强大的孕育
生命的能力。且不说此处郁郁苍苍的原始森
林，高山松、云杉、冷杉、云杉、崖柏等，还有
更多树形奇特、形状各异的树；也不说生活
在峡谷两岸，山林里几百种珍稀野生动物，
如黑熊、高山马鸡、红尾角雉、花色松鸡、金

钱豹、兀鹫等；也不说雪山草地上的名贵中
药材，如冬虫夏草、雪山贝母、羌活、雪莲花
等；更不必说山林间各种野生食用菌类，松
茸、鸡油菌、羊肚菌……单单说的是一年一
季无污染的青稞、雪豆、豌豆等，就已经让人
赞叹不已。由于土地肥沃、日照充足，使这里
的特色农作物具有时令，也更具有高原的特
色，吸纳着日月的精华，风霜雪雨的磨砺，因
此磨出来的糌粑才会更加的香甜，煮熟的豆
类才会更加的美味。

在新龙，什么食材的名字前只要缀有新
龙二字，即使是最普通的食物，忽然间就像
是改头换面了一番似地，陡然间变成了一种
人间佳肴美味。菌类中的松茸、鹅蛋菌、獐子
菌、猴头菇、灵芝……牦牛肉食类中的肉干、
坨坨肉、五香牦牛肉、手撕牦牛肉……这些
在藏区司空见惯的食物，只要出产在新龙，
入口之时仿佛在原来的味觉之中又增添了
一些不一样的风味。新龙，就像是上天遗落
在地球上的一颗夜明珠，虽光芒内敛，却已
是熠熠生辉。就像是当地有一句俗语所言

“在这里，只要你随手插上一段枯木，它也会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我的思绪就像山风一样在山谷间晃来
荡去，这时候，一股幽香从遥远的天际飘来，
轻轻的舔舐着我的脸颊。我茫然四顾，急切
的寻找幽香之出处。远处，一座座山峰在深
蓝色的天空下起伏不定，如兽的脊背一样向
着远处奔去。而近处，一棵棵白杨树的叶片
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绿色的光芒。虽然时
令已近立秋，我想，桃花灼灼、梨花如雪的花
季早已离我们而去，这一道微香，绝不是花
的味道；我又想，在这个季节里，山间野果满
枝、村寨里苹果金黄、田地里雪豆挂满枝，但
这些果实的外面都有薄薄的果皮所包裹，那
一缕香气却要留给有缘人品尝，它绝不会让
风将其香气随意带走。这一道微香，也绝不
是源自山野、村寨、田地里的果香。除开这
些，我的眼前只剩下山脚蜿蜒的河水以及在
洒在水面上和山城里的阳光，再有，就是远
处山脊上一排排藏房楼顶袅袅升起的炊烟。

其实，我们都知道，阳光没有味道，水也是无
色无味的。看来这神秘的幽香，也与眼前明
晃晃金灿灿的光和奔涌而流的水无关，也许
是炊烟的味道吧。

从则热寺下来，走在十字街口。这时，一
位裹着红色发辫的康巴汉子手提一筐松茸
叫卖着，从我的身边走过。我看着那一筐秋
的色彩，再抬头仰望远处山峰顶上一溜黄绿
相间的树林和近处草丛中的勃勃生机，忍不
住将内心的喜爱挂在脸上，让盈盈的笑容在入
秋的时节里绽放。我发现，在雅砻江深割之后
形成的v字形峡谷中，时光来到这里竟然无法
挪移，将四季轮换的任务随意扔给了在山巅调
色的丹青能手，将春夏秋冬描摹在雅砻江畔的
沟谷两岸。只是它还没有那么张扬，将自己的
身影小心翼翼的隐藏起来，让人因此有了无限
的遐想，收拾起闲云野鹤的心，静静的去感受
和触碰山间那一缕若有若无的色彩。

新龙，藏语名"梁茹"，意为森林间的谷。昔
称"瞻对"，意为铁打成疙瘩。县城驻地，藏语称"
珠母宗"，意为雌龙，因城后夏热山形如卧龙，
1950年解放，藏语改称县城为"主沙宗"，"沙"意
为新，寓为旧龙换新，故名。1951年废原县名"
瞻化"，更名为新龙，寓"龙获新生"。只要是来过
新龙的人，毫无例外的都会粘上那么一点仙
气，忽然间有了在头上系一束康巴红的愿望。

为了对新龙县城茹龙镇能有一个全方
位的观察，决定到县城对面的曲格山顶去。
汽车在蜿蜒的马路上嘶吼着奋力向前，经过
十几道弯以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山腰。从这
里可以俯瞰整座县城，几条山脊从遥远的地
方奔来，最后在山脚下聚首，都一头扎进雅
砻江里。而山城就座落在山头相聚的地方，
雅砻江来到这里后，忽然间变得温驯起来，
在山脚下画了一个几字形后，沿着山谷向着
远方静静的淌去。在江边，一排排具有现代
气息的高楼大厦顺着江边叠加而建，一条街
道将整座城市一分为二，挨着河流一边的城
市就像一把蓄势待发的弓箭，充满了力与
美。而另一边，却犹如一只羽翼初丰的雏鹰，
展开双翅跃跃欲试。再往上，一座座黄色土

墙和红瓦片盖顶的藏式民居互相交替着，连
成一大片，其间也夹杂有几座黄瓦盖顶的庙
宇，与山腰的绿树相接，组成了一幅高原特
有的美景。

由于时间尚早，我们再次向着山顶进
发，在颠簸的山路上，看着车窗外闪过的山
林、草甸、白雾和空中飞舞的兀鹫，我的心已
经迷失在这座山头上，彻底忘记了归程，跟
随着车轮前进的步调，继续向着大山深处飞
奔而去，就这样，一直开上了坐落于高山之
巅的曲格村。几十座藏房如星星点点散落在
草地里。来到村寨旁的活动室里，一群孩子
正在操场里作着游戏，看见我们后，围拢来，
甜甜的笑容似初秋的阳光，明艳而温暖。虽
然语言不尽相通，然而那亲切的语调和真诚
的情感就像在梦中千百度遇见，犹如一道微
光，在远古和未来之间闪耀、跳动。

在曲格村外，在一块山包上，十几座古塔
傲然耸立。走近古塔，你才能真切的感受到它
的伟岸，它的塔身部分是一个平面圆形的覆
钵体，上面安置着高大的塔刹，下面有须弥塔
承托着。斑驳的塔身上，墙泥已有不少的剥
落，有些地方显露出石墙来。古塔的圆肚里，
堆满了大小不一的擦擦，与塔身外的风马旗、
玛尼石刻和经幡在一起，受到信众的顶礼膜
拜。抬头望，蓝色的天幕中，几朵白云晃晃悠
悠的从塔顶飘过，当我用手抚摸常年被风霜
雪雨侵蚀的墙体时，刹那间一股敬畏之情弥
漫在我心间。夜晚，卧于雅砻江边，在梦中，我
仿佛听见了骏马的嘶鸣声，看见瞻对的先祖
们正骑着骏马从古塔前疾驰而过，载着它的
主人向着雅砻江大峡谷绝尘而去……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房间里嚼着从
街上商铺里买的新龙牛肉干，一边喝着二锅
头，心底深处却隐隐生出一丝担忧来。真怕
会应了“人间五十年，为天一昼夜。”怕在我
在新龙的几天里，远隔千里之外的故地会突
发状况。当我回到栖居数十年的家时，一切
都已面目全非——老宅已空，田野荒芜，那
一头原本活蹦乱跳的小狗也上了年岁，掉光
了洁白的牙……

多有作者写柴垛，滚烫的文字童心
撞撞，乡情四溢，抬头可见的瓦楞草，也
流淌出化不开的乡愁来。久未归野的我
思潮翻滚，情难自抑，于是我也想写柴
垛。也算拙笔走心，思想再去久远的故
乡走一趟。

回头走进岁月里，高高的黄土梁
上，低矮的屋舍还没长高，安静地躺在
不会变旧的时光里。几只红嘴雀“喳喳”
地闹着，青亮亮的楝树叶抖着薄翅欢欣
地起舞。云海里，云朵如洁白的浪花漫
卷时空，青林翠竹在一湾绿水边倾吐心
语。夕晖泼洒的时刻，我家的柴垛在土
梁一隅不声不语，几只山羊在临风的篱
笆墙边作归圈前的小憩。

我离长大还远，一场风的距离捆着
我无数的心思。娘还年轻，在第一声开
门声中，迎着薄晨走向赖以生存的土
地。粗朴的光影里，剩下的事情就是不
会低头的树，一年一年活在篱笆墙边会
说话的牵牛花，天天吵不够的鸡鸭鹅，
荒野一样敞开的风门，还有不爱挪步的
柴垛和没长大的我。

我在树下听一粒虫的鸣叫，一群不
孤独的灰雀结伴从丛林里飞过来。几只
快下蛋的白鸡在地上啄食，牵牛花爬上
篱笆墙默默地想事情。南墙根的一头老
牛农耕去了，两头小牛犊也走出了牛
栏，我像屋檐下游走的光阴，在一片叶
子下快乐地行走和生活。太阳升到半
空，快活的阳光扑到地面又弹起来，我
裹一件被暖阳照醒的小背衫，斜着身子
瞧了一眼院墙外长歪的细柳树，一抬脚
就来到西墙边的柴垛旁。

柴垛在院子的最西头，不挪窝地
呆在一天天过掉的时光里，自从娘把
它安放在一个安静的归处，它就按自
己的方式生息与变老。一天紧过一天
的日子里，风多起来，树叶在空中翻
卷，黄土梁瘦得只剩下一条细细的肋
骨，肋骨上挂着几户人家，一家一户的
院门被风吹得一开一合。村西头的一棵
树死掉了，无数老不掉的树就扎成堆，
聚集在一个叫故土的地方晒太阳，一条
条根脉在黄土梁的园子里生生不息地
打磨岁月和时光。风能把人刮歪，把瓦
片从房顶上打落，但不能把一件件已经
做完或未竟的事黄沙一样卷走。天滚着
天，月滚着月，年滚着年，浓稠的日子一
天天走过去又走过来，乡亲们在一段走
不完的路上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们瞪
着眼睛看一个个柴垛高起来又瘦下去，
瘦下去又高起来，还在四季的阳光下面
对一朵花儿微笑。

我家的柴垛还没高过房顶，但垛
腰圆硕，一株株禾稞在长满五谷的庄
稼地里栉风沐雨，努力长大之后，还要
生存得长久和永恒，于是就在一条土
路上，踩着娘的脚印，思想满满地走进
黄土梁，走进娘的影子里，于我家鸡鸭
鹅共存的杂乱小院里，层层叠叠相拥
在一起，就成了我家的柴垛。从最东头
水缸旁蹦上几步，我家高大的柴垛就
耸在我跟前，滚了一地梦一样蓬蓬的
夏草也没心思瞥上一眼。柴垛顶端摩
挲着几片青亮亮的楝树叶，矮小的我
目视高空，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年看
过的地方，看到尽头就是一辈辈人踩
出的一条无尽的路。正在长大的我像
一片叶子被一场风刮走，又被另一场
风刮回来，和几间斑驳的老屋、牛圈、老
榆树，还有篱笆墙和柴垛，相约拥挤在
同一段时光里御寒和纳凉。一个早晨路
旁的树绿了，一个早晨叶子黄落。一个
早晨柴垛影子朝西边走，日头偏西时，
又回过头来朝东边走。娘日复一日地在
庄稼地里锄草捉虫和施肥，娘不知道我
家那几只白鸡已从柴垛影子里又走到
南墙边，还有一只在鸟鸣嘤嘤的树下饮
水。娘还不知道我是在爬满篱笆墙的花
丛间嬉闹，还是在柴垛的一小片影子中
又蹦又跳。我的世界里，最大的事情就
是把今天的时光过好。

我在柴垛侧影中掏出一个洞，蜗居
其中洞可栖身，侧头可遥望晴碧的天空
和穿行的紫燕。日头仍在爬升，柴垛沐
在日光中，我把一把把干柴移到柴垛另
一边，它们走多远都是家。我一钻进柴
垛就隐了行迹，又一个童年的小秘密在
柴垛里住下来，村西头村东头的人都不
知我的去向。长久地在一个地方踢腿和
伸腰，换一下地方，时光就短了一截子。
我在柴垛里挥拳，点头，与柴草一同吐
纳和生息，快乐的牵牛花在一边吐艳，
我的童年在柴垛的影子里一点点长大。

太阳西斜，柴垛染上金色，柴垛的
影子在地面上缓缓拉长，在袅袅炊烟里
又悠悠升上天际。远去的柴垛，缠绵着
故乡的炊烟，缠绕着果腹的五谷和娘的
劳作。一缕缕阳光照出的一小片柴垛的
影子，是娘的影子，是父老乡亲不停歇
的脚步，是岁月里活着的老榆树和爬上
篱笆墙的牵牛花掀起的一波波香气，是
故土的一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温暖
地挂在两腮。

柴垛
◎董国宾


